
深切缅怀钱老

访谈朱怡怡教授

朱怡怡教授曾担任《中国人体科学》杂志的副主编，从2003起担任上海健身气功协会副秘书长。她与上海
健身气功协会副主席朱润龙教授（曾任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合作从事人体科学研究
长达三十年之久。他们曾接触了大量的气功师和特异功能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很多人体特异功能现象
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获得了大批实验数据，为人体科学的研究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还多次
主持和参加一些大型气功学术讨论会，一起出版了专著《中国的超人》，一起发表的学术论文有《创建人
体科学（一）》、《当代气功之我见》、《人体功能态初探》、《屏幕效应》等数十篇。

为了对天功进行考察研究，两位朱教授两赴欧洲，参加了师尊在奥地利和西班牙举办的C系统高级修炼班。
看到天功在国外的发展，使朱润龙教授得出一个预言性的结论：“只怕天功想不到，只要天功想得到，就
会办得到。”天功中文网站将从本期开始，陆续登载与两位朱教授关于气功、特异功能、人体科学等方面
的一系列访谈。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人体科学研究中，经常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关心和指导。钱老曾多次接见两位
朱教授，听取他们的科学研究汇报。两位朱教授与钱老有着深厚的感情，每次见面，钱老总是亲切地叫他们
“二朱”。钱老去世的噩耗传来，使朱怡怡教授万分悲痛，在与笔者交谈时，她几次情难自禁。

笔者即在各界沉痛悼念钱老的日子里，采访了朱怡怡教授。下面是笔者与朱怡怡教授的访谈录。

左起：朱润龙、钱学森、张震寰、朱怡怡、王寿云

仙云：朱教授，钱学森院士去世了，这几天，网络报纸都在报道，可以说，海内外华人都沉浸在对钱老深
深的悼念和缅怀中，大家都为这位伟人的离去感到悲痛。你能否对我们谈谈您此刻的心情？

朱教授：我觉得钱老的去世，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在我的心目中，钱老不是一般的科学家，他是
一位科学大家。他的去世，正像报道中所说的，“是一颗科学巨星的陨落”。我觉得这句话还不足于说明
他的伟大，钱老的伟大之处，不仅表现在他所研究的科学领域，而且他的人品和做事的风格也是值得我们
敬仰的。所以他的过世，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损失，是科学界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钱老的去世，使我和我的朋友们心情都非常沉痛，除此之外，也让我感到很失落，有一种心里空落落的感
觉。

仙云：您是早年《中国人体科学》杂志的副主编，而且您和朱润龙教授在人体科学这个领域已经研究了30
多年了。我们大家都知道，钱老又被称为“人体科学之父”，在你们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这么多年当中，
你们曾多次与钱老接触，钱老很器重你们。所以我想问一下朱教授，您第一次见到钱老是什么时候？钱老
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朱教授：我是1977年的年底和1978年的年初，开始接触气功。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生命
科学的课题，而且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所以我当时充满激情，觉得这个课题是非常值得重视和研
究的。当时我是这么认识的。但是怎么样研究它，从什么地方着手，我们当时只是通过一些现象的观察，
或者只是做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

我第一次见到钱老，是在1980年的5月31日，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钱老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
章，其中有一段话是对气功写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那个意思是他认为，气功也是值得研究的。当时，
我在《自然杂志》社工作，我的任务是请求钱老同意，把他的这篇文章转载在我们杂志上。

见了钱老之后，我就给他讲了一些我们编辑部的要求和希望。我说：“我们编辑部想将您的文章转载在我
们的杂志上，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希望推荐给更多的读者看。”钱老没有同意，他当时的态度很坚决，
他说，第一，如果它是一篇好文章，有人要看，它自己会去找来看的。第二，现在国家的纸张这么紧张，
就不要去浪费纸张了。

我当时就觉得，杂志社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是没想到，钱老又说了，我看了你们很多期的《自然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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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们《自然杂志》是研究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他说：“小朱啊，那就这样
吧，我专门为你们《自然杂志》写一篇文章。”后来钱老就给我们杂志上写了一篇《人体科学的战略战术》
这篇文章，他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钱老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们是把气功和特异功能作为一种现象来研究，而
钱老不是，他是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本来他是想提为“人天科学”的，因为当时争论比较大，这样
提也许不太容易被人接受，所以他就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个概念。

仙云：在研究人体科学这30多年当中，您觉得钱老在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或者说钱老有哪些
可贵的品质，让您很敬佩？

朱教授：后来由于人体科学的事情，我和朱润龙每年都会多次去北京，而每次钱老总会抽些时间接见我们。
有时我们到了北京，他知道后，就让他的秘书来找我们去他那儿谈谈。我觉得钱老对一个新兴科学的关切
是实实在在、具具体体的。不像有的领导，他提出一个什么方案，哎，你们去做、去落实吧！不是这样的，
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非常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做每项工作的人。

我觉得钱老非常伟大，他的人品很高尚。比如说他的爱国主义吧，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做的那些伟大的贡
献，这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这种表现也是非常真心、非常彻底的，这从钱老说过的一句话中就
能体现出来：“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
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爱国主义。

钱老在世的时候，他支持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研究。有很多人就在公开的文章里面，公开的讲话当中，有的
是点名批评他，有的是含沙射影的攻击他。一看到这些文章，我就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成语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仙云：我在看钱老的报道中，提到钱老的一句话：“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这应该说是钱老不爱利的
一种表现。那么，朱教授，您能对我们谈谈钱老在“利”这个问题上，他是如何看待的。

朱教授：钱老是有这么一句名言：“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我觉得这句话钱老是说得非常真心的，事
实就是这样。钱老是不说假话的，他说的完全是真心话。钱老秘书写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这本书里，
就提到一个故事：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们院子里上幼儿园的小朋友，有的父亲受到冲击以后，家里的生
活就很困难。钱老和他夫人就跟自己的两个孩子说，每个月只给你们多少钱的生活费，其它的钱，我们要
把它拿去照顾那些小朋友，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被批斗了。他就把钱给了这些孩子，却对自己的孩子要
求非常高。

文化大革命之后，钱老获得过很多奖项。很多人都说，钱老可能有很多钱，因为这些奖项都要颁发奖金的。
但是据我所知，他把这些钱都捐给了内蒙的沙产业研究所。什么是沙产业呢？钱老的解释是：沙产业就是
在不毛之地的戈壁沙漠上搞农业生产，充分利用戈壁滩上的日光和温差等有利条件，推广使用节水技术，
搞知识密集型的现代化农业。沙漠不仅要把它种成草，搞上绿化，还要把它变成一个产业，使人民获得利
益。这个思想就是钱老提出来的。沙产业正在逐步地实现，而且有了效益。

钱学森1958年中文版的《工程控制论》，获得的稿费他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资助贫困学生买书和
学习用具。

1982年钱学森等著的《系统工程》一书，他将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的研究小组。1994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他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后来据我所知，凡是他得的奖金，基本上都
捐给了沙产业基金。

我曾帮钱老做过他很多书籍的编辑工作，但这些书出版以后，钱老都把稿费给了帮他整理书的同志们。其
实这些稿费应该是他的，他却给了别人。所以钱老根本就不看重钱的。

仙云：钱老到处捐款，哪里需要捐到哪里。用一句佛教的话讲，他在行菩萨道。钱老心里总是装着别人，
他这种无我、乐善好施的伟大品质，真的让人太钦佩了！我从电视中看到，钱老的邻居和他儿子钱永刚说，
钱老从不追求物质，他平时的生活非常俭朴。朱教授，在这方面，您能给我们谈谈吗？

朱教授：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他这么大的一位科学家，有的是钱。其实我觉得钱老并不是这样的。我去过
他们家，我就觉得他的家，比一般人民的家还要朴素。首先从他用的床单来说，一般人家都要用印花床单，
这是最普通的了，但是他们家用的就是白布做的那种床单。而且他们家用的碗、茶杯，都是非常普通的瓷
器，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可能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都不用那么土气的瓷器了。我曾



经看到钱老穿着领口上打补丁的衬衣。从这些事上，就可以看出钱老对物质上的东西，他根本不在乎。从
我了解的情况来看，他确实是不爱钱。不像有些人，对外唱高调，钱老不是，他说的都是真心话。

仙云：我从网上看到，钱老的长子钱永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父亲几乎没有“言传”，主要靠“身教”。
钱永刚回忆说：“有一年夏天，父亲在书房看书，发现他满头大汗，认真程度让我自愧不如。他用自己的
行动告诉我什么是永不停步，什么叫学到老活到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钱老那么伟大的科学家，还这
么好学。

朱教授：是啊！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多的新思想，那么多的成果，我觉得和他耐得住寂
寞是有很大关系的。现在这种品质在科学界、学术界，是非常少的了。因为钱老年轻时在麻省理工大学做
教授时，麻省理工大学就有电视了，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电视机呢！钱老和麻省理工大学的那些科研
人员，他们是不看电视的。因为看电视浪费时间，他们搞学术研究的人，时间太宝贵了。这个习惯钱老竟
一直保持到97岁。

他那么“贪”这个时间是做什么呢？以前钱老在上班的时候，白天的工作非常忙，他的秘书告诉我们，晚
上是钱老看书的时间。钱老订的书和杂志，那个面之广，是很难有人做得到的。不仅仅是国内的杂志，国
外的杂志也订得非常多。

有一年，我就亲身碰到过一件事。那是在开两会期间，他住在京西宾馆，我和朱润龙到宾馆去和钱老见面。
他在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正巧有位工作人员跑来说：“钱老，今晚上有京戏，你看吗？”钱老很干脆地说：
“不看。”后来那个人又补充了一句：“是免费的。”钱老说：“免费的也不看。”送我们出来时，他的
秘书王寿云同志告诉我们，这是钱老的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七点半以后，就是他看书的时间，几十年雷打
不动。

这么有名望的一位科学家，他就是这么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一个人，耐得住寂寞。我想，仅凭这一点，一般
人就很难做到。你看现在，有哪个人不看电视？特别是在当今中国，人们的心态这么浮躁，科学界出了那
么多的丑闻，又有几人能够耐得住寂寞。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急功近利，争名争利。谈到这儿，我就想谈
谈钱老的不要名。

仙云：那么钱老的不要名都体现在哪些事上呢？

朱教授：比如说，报纸上这两天一直在登悼念钱老的文章，大家叫钱老“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之父”
等，钱老跟我们说，我们这个国家，叫我来搞导弹、原子弹、火箭，这个不能算我一个人的功劳。他就告
诉我们，他当时怎么组织这些工作的，他说，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的用电首先就供应不上，我们哪
里能搞到那么多的电？没有国家的支持，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力来投入这个项目。我呢，只是做了我那么
一点工作，其实工作都是大家做的。他就给我们举了很多例子⋯⋯

上次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就是把一个奖项授给他。钱老就说了，我一个人不能拿那么多奖，我不能要那么
多的荣誉，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觉得他讲这个话是非常真心的。他说，如果没有我们国家从电力、人力、
物力上的大力支持，这些工作怎么能进展下去？所以他说，这个功劳怎么能算我的呢？我只是做了一点点
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钱老是非常谦逊、不计名利的一个人。

钱老还有一个品德，是现在大多数的科学家做不到的。现在，我们有些学者、专家，一旦当上领导，或有
些地位了，就好像变得什么都懂了，好像是“万事通”了，讲的话也成了金科玉律了，不能改动了。但是，
我觉得钱老在科学上是非常民主的。最近报纸上也登了，说有一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曾经给钱老写过一
封信，指出他在某篇文章中有错误。钱老马上给他回信，而且还建议他把此事写成文章，钱老亲自推荐将
此文发表在《力学》杂志上。这说明他的一个民主作风吧！

自从我和钱老接触以来，他对他提出的人体科学，或者说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等这些问题，每一次开
讨论会后，他就会写，“×××，提出一个什么问题，×××说的一个什么事，经过我的思考，我觉得我
上次提出的观点应该怎么说⋯⋯”他是非常民主的，哪怕运用人家一句话，他都会在他的参考文献里，把
这个人的名字署上。他这么伟大的一位科学家，还常说：“×××给我提了一个意见，我觉得非常
好⋯⋯”我觉得钱老的这种品德，是十分高尚的。现在的科学界里，有很多人论文要抄袭，不做工作还要
挂名，甚至还要把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到处招摇撞骗。对比起现代学术上的这种腐败，我就觉得钱老太
值得我们尊敬了。



用你们天功里经常讲的一句话来评价钱老，那就是“谦卑”，而且是非常的谦卑。

仙云：我这几天看到很多关于钱老的报道，大家对钱老的评价是非常高的，称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是
“民族魂”，是知识的宝藏，是“国宝”级的科学家⋯⋯我一直在想，从阳性上来看，钱老是一位受世人
敬仰的科学巨匠，可能从阴性上来讲，他就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灵魂，带着自己不凡的使命来到我们人间，
因为像钱老人格这么完美的人，在世间又有几人？

朱教授：钱老是非常了不起的，你还不知道他的智慧呢！如果他和你说几句话，他就知道你的厚重，你的
根基深浅了。所以我很害怕在钱老面前说话，不过钱老对我倒非常好，他曾经给我和朱润龙写过一封信，
还称我们为“两位朱大将军”。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了不起，这件事说明了钱老的品质，他对我们这两个无
足轻重的小人物还能这么看重，可见钱老对人的和蔼和谦卑。

我一生感到非常遗憾的一件事，也是我不敢做的一件事，就是人家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写了一个评论，我
写道：人体是一个有意识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我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结果钱老看到了，马上给我写了
一封信，他说让我写一篇文章和他一起发表。我到现在都没写，这封信我也保留着。为什么呢？我不敢，
我觉得他太伟大了，我去署名和钱老在一起，我觉得不合适。所以这篇文章到现在都没写。他儿子也问我，
你为什么不写？我就觉得不合适。我以后愿意把这段话写出来。这件事我现在想想很后悔，不是为了我自
己，我觉得应该写，把这个观点提出来，就是“人体是一个有意识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复杂开放巨系统
很多，比如说，地理系统，气象系统，很多系统都是开放复杂巨系统，但是有意识的，就没有。人就是有
意识主导的。

仙云：我想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钱老被称为“人体科学之父”，人体科学这个概念，最早
就是钱老提出来的，那么朱教授，您能对我们说说钱老当时是怎么提出这个概念的？

朱教授：我读一段话给你听，你就明白了。这是《伍绍祖文集——人体科学工作卷》中的一段文字。他说：
“⋯⋯然而从1979年开始，当我知道一些人（暂且称他们为‘特异功能人’）所表现出来的人体特异功能
现象时，我学的那些‘现代科学理论’却解释不了。我采用了许多办法反反复复地去辨别真伪，至今还不
能确认这些特异现象是假的。因此，我主张组织我国一部分对此有兴趣的科技工作者去研究它。如果确切
地证明这些现象是假的，那也是科学上的一个伟大胜利；如果确切地证明这些现象是真的，那就是一件比
牛顿确立经典力学、爱因斯坦确立相对论力学、德国三位科学家发现原子核裂变可以放出巨大能量等等还
要伟大的成果。它将给科学技术事业带来革命性的发展，将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些特异功能人
大量出现在中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绝好机会。如果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
中华民族把握不住这个机会而丧失了它，那就太可惜了。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正是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进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可
能引发一场‘科技革命’，认为这个命题是科技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他还指出我们对人体了解得还
很不够，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还有许多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从而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个命
题⋯⋯”。

李仙云

 


